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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晚，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上
海芭蕾舞剧院青年艺术家们倾注无比充沛的情
感，以精湛的技艺演绎了芭蕾舞剧《闪闪的红
星》。全新的视角、突破性的手法，“海派芭
蕾”讲述的红色故事，形成了强大的感染力，
走进了当代人的内心。

潘冬子“长大了”

头戴八角军帽，扛起红缨枪，伴着铿锵的
军鼓声，柳西乡伢子潘冬子迈着轻快而坚定的
步伐，追寻着父母的志向，走进了革命的队
伍。母亲的牺牲是他心中最刻骨的悲痛，熊熊
烈火无情燃烧，烧尽了冬子儿时的单纯，也燃
起了他无畏的斗志。漫天火光幻化成遍野的映
山红，映着红星闪闪，照亮冬子前行的征
程……

大幕拉开，序幕上演，“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怀……”这段为几代人所熟悉的
旋律激昂奏响。台下几乎所有观众都陷入了强
烈的感动之中——— 有人双手擎在胸前，轻扣指
尖和着欢快的节奏；还有人目光片刻不离舞
台，精神抖擞地开始跟唱……那一刻，观演同
频共振，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情感律动”，汇
集成一股穿越时空的力量，让红色经典得以在
舞台上延续。

记忆也在这瞬间被唤醒。《闪闪的红星》
原名《战斗的童年》，出自李心田的笔下。在
此基础上，还有连环画、广播剧、动画片、电
视剧，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红色系列”。特别
是1974年10月推出的电影版，在全国上映后，
更迅速引起巨大轰动。有观众曾回忆，“在农
场大操场上映时，幕布的两边都坐满了人；在
北京菜市口电影院上映时，观众拥挤得无立足
之地。”

如今，红色情怀又在芭蕾舞台激荡，“闪
动人心”的经典故事也得以继续延展。沿着
“觅”“忆”“火”“誓”“行”“战”，这
两幕六个段落，潘冬子“顺着革命的路子走，
按着革命的需要长”，成为一名果敢坚毅的红
军战士。故事从成年冬子的视角徐徐展开，行
军路上的种种与儿时的记忆相交织，令潘冬子
更加坚定了信仰——— 为救起更多的母亲、守护
更多的家庭而英勇奋战到底。江面上、竹林
间，曾经踌躇满志的小冬子准备好走上战场；
战争打响，冬子挎上钢枪，和战友们冲入虎
穴、浴血奋战；胜利后，映山红开遍，花丛中
已没有母亲的身影，伴随他、支撑他的是他的
战友、他的部队、他头顶的红星，使命在身、
责任在肩，必将继续前进……

全新的视角，依旧让人重拾震撼与感动，
也令更多观众收获了惊喜。2018年10月24日至28
日，该剧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全球首
演，自那以后，在包括江西南昌、湖南岳阳、
福建厦门、浙江杭州等地的30余场巡演，每每
落幕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今年6月29日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时，还创造了该剧巡演以来
的票房纪录，赢得了满堂喝彩。

按行程安排，该剧的编导、中国舞蹈家协
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赵明没有随巡演队伍
来济南。7月4日，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这位著名
舞蹈艺术家。“让潘冬子‘长大’，其实也是
在完成我的一种愿望，相信也呼应了广大观众
的情结。”他说，“我们可能都对电影中最后
的一组画面印象深刻。山花烂漫中，少年潘冬
子背起钢枪成了小红军，跟着队伍，一直往前
走。看到这儿，人们或许也会有所思考、有所
追问——— 从那以后，潘冬子去了哪里？干了什
么？舞剧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交代。这种有新
意的表达，突破了线性的叙事手法，让观众在
脑海中重温曾经的感动，也在电影之外产生
‘诧异感’，有意外收获的欣喜。我更觉得，
成年潘冬子就是当今年轻人的一个代表，他在
舞台上把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讲给观众
听、讲给当下的人听，其实在带领大家走近激
情燃烧的岁月，回望初心，汲取继续前进的力
量。”

心灵碰撞突破时空

其实，最初电影版《闪闪的红星》有两个
“潘冬子”。再往前溯源，小说《战斗的童
年》从1934年写到1949年，潘冬子从一个7岁的
儿童成长为一个青年，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直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时，潘冬子也是

由一大一小两个演员分别饰演。只不过，后来
重新改写后，为避免冗长，故事内容只截取了
小说的前半部分，从1931年起，到1936年止，取
消了大潘冬子的戏。

而今，在芭蕾舞剧的舞台上，不仅有两个
潘冬子，还是“同时”出现在舞台上，让经典
在此次的传承中，呈现了全新的面貌。舞蹈空
间、灯光交错下，全剧出现了五六次闪回，成
年冬子“步入”曾经的生活画面，与童年冬
子，甚至父母产生肢体的互动，虚虚实实、真
真假假间，“跳进跳出”，既完成情感的宣
泄，也推动整体剧情缓缓流淌——— 回到故土
时，苏区革命根据地开满映山红，装点出冬子
回忆中的少年时光，那里有明媚阳光、有父母
陪伴下的温馨和欢愉；乌云翻滚，急行的步履

让当年红军撤离苏区的记忆，闯入冬子脑海，
他目睹土豪恶霸烧杀抢掠、刳脂剔膏，手捧父
亲留下的红星，决心变得坚强；吞噬母亲的烈
火冲破黑夜，悲痛欲绝的冬子无声嘶喊，他怀
念着那些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日子，也决心要为
党和人民献出一切……蒙太奇式的分切与组
接，大量意识流的表达方式的运用，不仅理清
了人物间的关系，行军路上各种节奏的埋伏、
急行、夜行也与舞剧的变奏性不谋而合。

大小两个潘冬子在同一个舞台空间频频
“对话”，赵明坦言，这也是自己的“得意之
笔”。“童年冬子那时那刻不能做到、无力表
达的，我觉得成年冬子可以喊出来、爆发出
来，将情感强有力外化。他们肢体语言相互呼
应，人物也紧紧扣在了一起，展开心灵的一次

次碰撞。在同样失去母亲，痛苦万分的情况
下，他们相互‘依偎’，把心‘掏’出来向另
外一个自己‘诉说’，甚至互相‘捶打’，这
种特别的‘交互’，让全剧变得深刻、立体、
多层次。”

情感在这种交互中，更不断升腾。赵明
说，“人总会有一种对自己当年做不到的事情
的一种悔恨、遗憾。剧中的童年冬子在父亲离
开、母亲牺牲以后，对爱的东西没有尽情表
达，对恨的东西无处释放。但这在他心中埋下
了火种、埋下了理想、志向。当他成长为红军
战士后，冬子感悟到不能让天下的母亲和孩子
再分离、再痛苦，他英勇无畏地去救出千千万
万的母亲。特别是在最后时刻，他背负着别人
的母亲时，脑海里浮现的是自己妈妈被大火吞
没的场景，霎时间，对母亲的爱、对革命的
爱，得到了极大的升华，这就让全剧的情感到
达了最顶端，产生无以言表的震撼力。”

从“王子”到“战士”

赵明对《闪闪的红星》这个题材情有独
钟。早在20年前，他就为舞蹈家黄豆豆“量身
定制”了中国当代舞剧版的《闪闪的红星》，
在第二届全国“荷花杯”舞剧比赛当中，获得
了舞剧金奖。“2017年启动创作芭蕾舞剧版，
传递的则是这20多年来我在舞蹈艺术领域的成
长感悟，也可以说是对我的人生、我的艺术的
一个总结。”讲到这里，赵明笑了。“某种意义
上，现在的我就是成年的潘冬子，我想把这么多
年累积的内心独白，附着在长大了的冬子身
上。”

当然，两个舞剧版截然不同。中国当代舞
版本是“少年冬子”的视角。黄豆豆精准契合
了电影所给出的形象，舞蹈语言传递的，也是
一个英雄少年对父母、对红军、对革命的看
法。芭蕾舞剧版中，上海芭蕾舞剧院首席主要
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吴虎生，是成年冬子A
角。这个角色，有了大把的“内心戏”。“吴
虎生身高1米86，高大修长，在芭蕾舞届是非常
有名的‘王子’。在这部剧中，他放下了‘王
子’的‘身段’，像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匍匐、
下蹲、倒地、背枪、劈刺，‘蜕变’成了一个
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演绎得非常到位。”赵
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是一个平凡的、接地气的人物形象，
更是一种代表着热血与坚毅的精神符号。”吴虎
生谈起感悟时说，为了塑造得有深度、有力度，哪
怕一个相对“静”的站姿也要有“内容”。

7月12日的演出中，成年冬子则由上海芭蕾
舞团主要演员、国家二级演员张文君施以精彩
到位的诠释。在时长100分钟的舞剧中，他从序
幕便登场，始终保持高涨的情绪。在一个舞台
上的两个空间，完成超越时空的情感交流，是
个很大的难题。“成年冬子”的演出重心在舞
台前区，但他的内心要时刻和舞台后区“少年
冬子”的表演同步。张文君一改以往古典芭蕾
隐忍、内敛的表达方式，在表演中收放自如，
情绪在累积中逐层释放，细腻也充满张力。

创排芭蕾舞版本，困难不仅如此。芭蕾艺
术是一个舶来品，最早是宫廷艺术，演绎西方
社会的王子和公主，气质高贵、华丽、柔美。
演出中，演员的动作重点在足尖，肢体保持打
开、舒展，感觉在“无限延长”。怎样把这些
特点利用起来，塑造好红军战士的形象？

作为军旅艺术家，赵明对军事题材的舞蹈
作品可以说是驾轻就熟。面对此，他依然坦
陈，要用这样世界性的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故
事，“挑战还是不小”。“举个例子，芭蕾舞
是程式化的，演员脚底下是什么样的，他们手
上就有配合的定式。但在这部剧中，演员腿上
是标准、干净、到位的芭蕾动作，但上身要拿
枪、扛枪、背枪，从眼角眉梢到身形都要有战
斗的精神状态。这和从宫廷走出来的芭蕾差距
很大。”

创作过程中，赵明找到了“融合点”———
芭蕾舞演员身姿笔直、挺拔，恰好能够展现红
军战士坚毅果敢、英姿飒爽的气节风貌，利用
小跳、小弹腿等轻快灵动的芭蕾舞步，也可将
行军中战士们的步履坚定、神采飞扬，表现得
淋漓尽致。

为了精准演绎这段故事，全体演员不仅前
往江西“深扎”采风，还在紧张排练的间隙，
跟“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战士们学习军姿、走
正步、敬礼、背枪等，在汗水中淬炼军人的精
气神。“学习、采风前后，演员的表演状态很

不一样。”赵明说，“他们从中找到了军人应
有的刚强气质，也让全剧的精神气质走向质
朴，接了地气。”

打造浪漫的“相遇”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歌声响起，轻舟飞渡，电影中的这一幕，清新
抒情、诗情画意。正是这种清丽隽永的风格，
让电影《闪闪的红星》走进了亿万观众的心
中。由傅庚辰先生创作的《红星照我去战斗》
《映山红》《红星歌》或婉转悠扬、或昂扬振
奋，优美至极的旋律更是被广为传唱。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特意保留了这三
首经典乐曲。此外，担任该剧作曲的杜鸣进行
了全新的创作，为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谱
写了动人的音乐。他并未刻意运用炫目繁复的
作曲技巧，在尽可能保证芭蕾高雅、讲究的音
乐语言的同时，展现民族特性，让音乐朴素
地、自然地流淌出来。

红军与芭蕾舞裙的“相遇”，浪漫至极。
该剧极富巧思地将“红星”“映山红”“竹
林”拟人化，让她们在舞台蹁跹，与战士共
舞。体现在服饰及造型上，该剧为此打造了
“交响曲式的结构”，轻、重、浓、淡、张
扬、抑制、抒情、高亢，都在设计中有节奏地
出现。“比如映山红，中式的肚兜造型下展现
的映山红的概念样式，我们用了近三十几种红
色组合变化来表现映山红的色彩。同时，导演
在编排映山红舞蹈时，又巧妙地使用了披纱。
红色披纱在火舞中表现涅槃的升华感，灰色的
披纱表现红军撤退时的悲伤情绪，米色披纱则
表现冬子梦境中映山红簇拥母亲出场时的浪漫
形象。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映山红、竹林，其服
装都是在大地米色的主体色下延伸出来的色
彩。”该剧服装及造型设计李锐丁说，“我们
还在具体制作上运用了国际流行的毛裁、拼
贴、肌理、手绘、半朋克式的方式，以期实现红
色革命艺术化，历史题材现代化，民俗元素时尚
化，民族样式芭蕾化，中国故事世界化。”

为了突出浪漫的特质，舞美及灯光设计韩
江对布景采取了绘画性的处理。比如表现苏区
幸福生活，采用了画家尹朝阳的两幅油画，这
两幅油画用简单的色彩勾勒出江南的美景，大
色块中兼有类似中国画的泼墨感。此外，舞台
上由四块大石组成的高达11米的山石，合起时
是巍巍高山，分开时是块块巨石，表面“贴”
满了厚实的油画颜料，具象上它是环境的体
现，抽象上它又是冬子的心理依托和支撑。
“山峰，特别能展现红军战士的豪放的革命意
志，也能凸显母亲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个石
头，可以染白，也可以染红，可以分离、可以
撕裂，与灯光配合‘交融’，能够适应我们各
种各样的表达，也能带给当下的观众美的享受
和精神的启迪。”赵明说。

《闪闪的红星》如今正推进着百场巡演。
而赵明的创新创作还在继续。曾创作女子三人
舞《岁寒三友》、舞蹈《俏夕阳》、舞剧《霸
王别姬》《红楼梦》的他，正计划把杂技元素
注入芭蕾，创作出更有影响力的作品。“目前
正在酝酿。或许能用这种方式，把梁祝化蝶的
故事讲好，创作出有时代气息、符合当今社会
审美的作品。”赵明表示。

7月3日，著名军旅儿童文学作家，小说、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作者李心田先生在济南逝世，享年91岁。7月12日晚，在山
东省会大剧院，上海芭蕾舞剧院青年艺术家演绎了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完成了对李老特别的致敬。“成年潘冬子子在舞台
上把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讲给观众听、讲给当下人听，带领大家走近激情燃烧的岁月……”

《闪闪的红星》：足尖演绎红色经典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谷若涵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的编导赵明在为演员讲戏。

上海芭蕾舞团从首席到群舞，近80名演员接连数月奋战在排练厅，不断追求完美。

排练中，编导赵明(左一)总是倾情投入。

排练时所有演员始终保持高昂的状态、饱
满的情绪。

7月12日济南演出《闪闪的红星》剧照
从左到右：1、当晚的潘冬子，由上海芭蕾
舞剧院优秀舞蹈演员张文君出色诠释。2、
冬子与拟人化的红星共舞一段，芭蕾艺术特
色和浪漫主义得到尽情展现。3、竹林仙子
们在舞台上蹁跹，这一段轻盈的舞蹈还展现
了把杆的特色。4、父亲要跟随红军部队撤
离，母亲和小冬子依依不舍。这段四人舞将
时空交错下的情感碰撞诠释得淋漓尽致。

摄影/杨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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